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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淑 

一、前言 

李漁祖籍浙江蘭溪下李村，字謫凡，號天徒，又號笠翁，清初頗頗負盛名的戲曲

家、小說家。生卒年約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至康熙十九年(1680)。1李漁撰書刊刻

作品可分為三個時期：一、順治年間，創作小說戲曲。順治八年(1651)李漁四十歲後

移居杭州賣文為生，完成小說《無聲戲》、《十二樓》；二、順治末年至康熙十年，彙編

尺牘、案牘、四六，此階段是伴隨李漁官場交遊，因此編輯經世致用書籍如《資治新

書》；三、康熙十年後，整理自己的詩、詞、文，2《李漁全集》是在李漁身後才整理

出來的。李漁為學者、作家、出版商，經歷明清易代之際的變革。 

作為當時代最受歡迎的劇作家及小說家，李漁受到的評論褒貶不一，其生平並不

見於當時的志傳，3今所見資料並不多，嘉慶年間李桓的《耆獻類徵》中有王廷詔撰寫

的李漁傳 56 字；嘉慶《蘭溪縣志》據〈金華詩錄〉立有李漁的傳，甚略；八 0 年代

在李漁家鄉發現了〈龍門李氏宗譜〉4。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未提及李漁的小

說，他唯一提到李漁的地方是指出猥褻小說《肉蒲團》的作者可能是李漁。「與魯迅形

成鮮明對比，鄭振鐸在其 1927 年出版的《文學大綱》中認為李漁是一位傑出的小說

家。」5 

 
1  (清)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十二樓》(臺北：三民書局，1998年)，頁2-3。 
2  黃強著，曾永義總策畫：《李漁考論》(臺北：國家出版社，2015年)，頁87-88。關於李漁著

作考證，在本書中有詳盡說明。 
3  (美)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云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

與文化及其”現代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4：「李漁同時代的人直言不

諱地描述李漁一些違背常規的言行，妨礙了後代史家和學者對李漁本人及其文學進行公平的

評價，原因是自18世紀起，有悖儒家正統的思想和行為所受到的政治壓迫愈來愈厲害。甚至

連李漁生前居住地的方志也往往不從慣例，在當地名人傳中不把李漁寫入。如康熙《錢塘縣

志》和嘉慶《錢塘府志》均對李漁隻字不提，而李漁在錢塘(杭州)和江寧(南京)兩地居住達

三十年之久，他的雜劇、傳奇和小說幾乎都在這兩地發表的。1777-1781年間由黃文暘等人所

編的名著《曲海叢目提要》也屬於文人沒有公平對待李漁的一例。儘管《提要》收入李漁的

雜劇和傳奇高達十篇，對李漁生平的介紹卻僅26字。」 
4  (清)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十二樓考證〉，《十二樓》，頁1-2。 
5  (美)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云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

與文化及其”現代性”》，頁18。 



《東亞漢學研究》第 13號 

38 

 

李漁的《十二樓》在清初大受歡迎，甚至經過乾隆朝(1736-1795)嚴酷的文字獄時

仍能得以倖存，卻在同治年間(1862-1874)在 1868時被列為禁書。6本文討論的〈奉先

樓〉為《十二樓》的其中一篇。〈奉先樓〉僅二回，寫明朝末年南京池州府東流縣舒秀

才七世單傳，舒娘子姿容美豔且賢淑端莊，夫妻恩愛。因亂世，舒秀才央通族人，請

妻子入奉先樓，共商血脈保存大計，丈夫及族人苦勸舒娘子「守節事小，存孤事大」。

舒娘子要求眾向祖先拈鬮，擲筊結果是要求保住夫家血脈。亂離中，舒娘子的美貌使

得她無法倖免於受辱，但她始終懷抱兒子，後為一將軍納為夫人。舒秀才千里尋妻兒，

舒娘子在官船中聞聲知是夫婿，卻不相會，命人以鐵鍊索其項頸，直至將軍四天後回

返。將軍得知舒秀才為其前夫，願成全，舒娘子只交付幼子於前夫，尋自縊，獲救。

將軍憐其節烈，追回舒秀才，夫妻重圓。 

然對照李漁入清後的政治態度，或許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奉先樓〉「全貞與守孤」

的抉擇，或許這正是李漁入清後，關於政治態度的自我表述。 

二、晚明社會亂離的現實表現 

〈奉先樓〉一開始就強調果報，勸人行善積福。一般學者認為〈奉先樓〉記明清

鼎革亂世，舒娘子是為了夫家存孤而失節的烈婦。7李漁在文中一再說明此為真事，第

一回：「明朝末年，南京池州府東流縣有個飽學秀才，但知其姓，不記其名，連他的內

人也不知何氏，只好稱為舒秀才、舒娘子。因是一椿實事，不便扭捏其名，使真事變

為假事也。」8在第二回：「這場義舉，是鼎革以來一件可傳之事。」9雖李漁言此為實

事，但未必據實而作，或有些渲染與虛構。 

李漁的生卒年說法不一，若依據《李漁全集》「生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卒

 
6  (美)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云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

與文化及其”現代性”》，頁247。說明《十二樓》列為禁書的理由：「究其原因，清朝本身在19

世紀中葉所面臨的局勢與250年前明朝所經歷的局勢幾乎相同。」也就是說清末社會動蕩如同

晚明一般。處於危機中的清廷把《十二樓》這樣的書列為禁書，目的是避免人民在心理上將

清王朝與病入膏肓最終垮台的明王朝相聯繫。在此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李漁文筆的力量，它將

歷史的真實暴露無遺。」 
7  黃麗貞：《李漁研究》(臺北：國家出版社，1995年12月)，頁358：「笠翁自言寫小說的目

的，在於『勸懲』、『以稗史造福』，此篇亦在寄託他鬼神明察善惡之意。篇中又強調婦人守節

之說，也都是笠翁時代的社會觀念。」 
8  (清)李漁著，杜維沫校點：《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35。 
9  (清)李漁著，杜維沫校點：《李漁全集》，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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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聖祖康熙十九年(1680)」10，或認為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 11，然無論如何，

李漁在晚明大約生活了 33年，在清代生活了 37年，因此《十二樓》多篇都描述了亂

離景像，〈奉先樓〉裡的描寫： 

只因彼時流寇猖撅，大江南北沒有一寸安土。賊氛所到之處，遇著婦女就淫，

見了孩子就殺。甚至有熬取孕婦之油為點燈搜物之具，縛嬰兒於旗竿之首為射

箭打彈之標的者。所以十家懷孕九家墮胎，不肯留在腹中馴致熬油之禍；十家

生兒九家溺死，不肯養在世上預為箭彈之媒。12 

流寇殺人無數，奸淫婦女，熬煮孕婦，以至時人不敢生子，生子則寧可溺斃也不願孩

兒成為流賊的箭彈標靶。這些流寇之惡，是超過人們的想像，李漁卻輕輕幾筆將亂離

中人們無法安生的惶恐表明： 

舒秀才望子急切，一心只顧宗祧，並不曾想起利害，直到生子之後，看見賀客

寥寥，人言籍籍，方才悟到「亂離」二字。覺得兒子雖生，斷不是久長之物，

無論遇了賊兵必慘死，就能保其無恙，也必至母子分離。失乳之兒，豈能存活？

這七世單傳的血脈，少不得斷在此時，生與不生，其害一也。 (238) 

如此可以明白七代單傳的舒秀要求妻子守住孤子，而不是守住明清之際士大夫所強調

的貞節之故。後戰亂略平，舒秀才聽聞得以贖被俘虜的民女，便千里尋妻兒： 

至皇清定鼎，楚蜀既平後，川湖總督公大張告示，許贖民間俘女。舒秀才聞

得此信，知道闖賊所擄之人盡為大兵所得，就賣了家產，前去尋妻贖子。歷盡

艱難困苦，看見無數男人都贖了妻子回去，獨有自家的親屬並無蹤影。(241) 

接下來，本文將會討論，作為秀才之妻，姿容出眾的舒娘子，如何在女性的貞節

與母性的護子之間作出抉擇，以及她的掙扎與決心，她的果斷與智慧。 

三、從女性的貞節到母性的守孤 

舒娘子對於名節極為重視，只因丈夫七代單傳，她被迫要在女性的名節與母親的

 
10  (清)李漁著，杜維沫校點，《李漁全集》，〈李漁全集序〉，頁1。 
11  (清)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十二樓考證〉，《十二樓》(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3。 
12  (清)李漁著，杜維沫校點，《李漁全集》卷四，《笠翁小説五種(下)》，頁237-238。以下只在引

用文本後括號標註頁碼以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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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中作選擇。她的抉擇，其實也暗示著李漁內心對於「遺民」、「貳臣」的思考—這展

示了李漁如何面對明清易代之際的困難。 

舒秀才七代單傳，「舒秀才早年娶妻，也是個名家之女，姿容極其美豔，又且賢淑

端莊，長於內助，夫妻之恩愛，枕席之綢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做親數年，再不

見懷孕，直到三十歲上才有了身。」(P237) 這裡說明了舒娘子的性格、美貌，更重要

的是她懷上孩子也是不易，並強調舒娘在守節與存孤之間的痛苦掙扎： 

舒娘子道：「這等說起來，只要保全黃口，竟置節義綱常於不論了！做婦人的

操修全在『貞節』二字，其餘都是小節。一向聽你讀書，不曾見說『小德不逾

閒，大德出入可也』？」(P238)舒秀才道：「那是處常的道理，如今遇了變局，

又當別論。處堯舜之地位，自然該從揖讓；際湯武之局面，一定要用征誅。堯

舜湯武，易地皆然。只要撫得孤兒長大，保全我百世宗祧，這種功勞也非同小

可，與那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奚啻霄壤之分哉！」(P238-239) 

至於舒秀才，血脈的延續對舒秀才是最為重要的。他說道：「萬一你母子二人落於賊

兵之手，倒不願你輕生赴難，致使兩命俱傷；只求你取重略輕，保我一支不絕。」(P238)  

舒娘子道：「是便是了，我若包羞忍恥，撫得孤子成人，等你千里尋來，到骨

肉團圓的時節，我兩人相對，何以為顏？當初看做《浣紗記》，到那西子亡吳

之後，復從范蠡歸湖，竟要替他羞死！起先為主復仇，以致喪名敗節，觀者不

施責備，為他心有可原；及至國恥既雪，大事已成，只合善刀而藏，付之一死，

為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依舊隨了前夫……你須要牢記此語，以為後日之驗。」 

(P239) 

舒娘子指出名節敗裂，即使存孤大事已成，也只能付之一死。這是她的決心，如此她

才能從轉向面對身為母親的責任。但舒娘子還是要求召告通族耆老，只要有人不許，

即選擇守節殉死。父權社會訂下女子守貞節的規範，也必預由父權社會—宗族與祖先

共同決定她可以不求貞節，只求保全孩兒。舒娘子同時也明白，兒子年幼撫育不易，

因此她需要有族人的應允： 

從來不忠之臣、不節之婦，都假借一個美號，遂其姦淫。或說勉嗣宗祧，或說

苟延國脈，都未必出於本心，直等國脈果延、宗祧既嗣之後，方才辨得真假。

如今蒙列位苦勸，我欲待依從，只有一句說話，也要預先講過。初生乍養的孩

子，比垂髫總角者不同，痧眝痘疹全然未出，若還托賴祖宗養得成功便好，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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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壽算不長，半途而廢，孤又不曾撫得成，徙然做了個失節之婦，卻怎麼好？

(P240) 

舒娘子的形象在文本中比舒秀才更加鮮明，忠孝節義的話語都是出自她的口中。

如同明清士大夫是以貞節為重，因此，她可以毫無懸念地為貞節死去。如今要她為了

守住幼子忍辱存活，那更是要更大的決心，同時她要召告通族：我是為了舒家忍辱而

活，為舒家放棄名節： 

那座家廟，名為「奉先樓」。舒秀才把以前的話遍告族人，詢其可否。族人都

說：「守節事小，存孤事大。」與舒秀才的主意相同。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把

妻子請入奉先樓，大家苦勸，叫他看宗祀份上，立意存孤，勿拘小節。(P239-

240 

為此，舒娘子更要求舒秀才寫「守節」、「存孤」搓成紙團，對祖宗卜問過了，拈鬮後

拈著「存孤」二字。 

舒秀才與眾人大喜，又再三苦勸一番，她才應許。應許之後，又對著祖宗拜了

四拜，就號啕痛哭起來，說：「今生今世講不起『貞節』二字了！只因賊惡滔

天，以致綱常掃地，只求天地祖宗早顯威靈，殄滅此輩，好等忠臣義士出頭！」

(P240) 

正如同王德威指出：觀察世變之際個人主體如何營造、想像安身立命的分際。夾處其

間，女性的立場尤為曖昧艱難。13李漁寫女性在動蕩亂離的晚明，寫其堅毅及智慧，

也寫出晚明社會的複雜性。 

四、女性智慧的表現 

賊兵四至時，「(男人們)打點布襪芒鞋，希圖走脫；婦人女子都有一雙小腳，替流

賊做了牽頭，鈎住身子，不放他轉動。」(P239)因此，流賊一至：「舒秀才棄家逃走，

得免於難。那一方的婦人，除老病不堪之外，未有不遭淫污者，舒娘子亦在其中。」

(P241)舒娘子是如何守住舒家命脈： 

遇賊之初，把孩子抱在懷裡，任憑扯拽，只是不放。闖賊拔刀要斲孩子，她就

 
13 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1年6月)，

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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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聲大哭起來，說：「寧可辱身，勿殺吾子！若殺吾子，連此身也不肯受辱，

有母子偕亡而已！」闖賊無可奈何，只得存其一線，就把她帶在軍中，流來流

去，不知流過多少地方，母子二人總不曾離了一刻。(P241) 

因為娘子極為美貌，抱子受辱的舒娘子終於遇到把她收為美眷的將軍大人。作者

李漁是讚賞才女，對於女子亦是善意的，這從他對於自己兩名愛妾的欣賞，乃至於為

她們作立戲家班可見，她們因病離世，李漁悲傷至極。李漁對於女性的善待，也表現

在將軍大人對於舒娘子的疼愛及諒解。 

〈奉先樓〉中舒娘子的聰慧表現在她意外得知丈夫千里尋妻時。舒秀才千里尋妻，

饑餓難耐，又因戒食牛犬之肉，不肯破戒，幾至絕食。舒秀才受苦不過，呼喊神靈都

不應，一連哭了三四夜，不想被船上聽見，惱了一位太太，等到天明，太太差幾個牢

子拿到船邊去審究。船裡的太太隔著簾子問他：「是何方人氏？姓什名誰？為什麼跟

住坐船不住地啼哭，使我睡不安穩？」舒秀才把一切說了，並不住地磕頭求她釋放還

鄉命。太太聽了反而高聲呵叱起來，吩咐押夫之人把鐵鏈鎖了，等老爺回來發落。直

到第四日，老爺回來了—眾兵跪在路旁接過將軍。將軍命人帶犯人聽審，一面準備刀

斧，俟候殺人： 

將軍豎起雙眉，滿臉都是殺氣，高聲問道：「你是何等之人，跟著官船啼哭？

又見船上沒有男子，更深夜靜走進艙來，要做不良之事？」(P244) 

舒秀才嚇得魂飛膽裂道出自己：「為尋妻覓子而來，路上遇了天兵，拿我拽縴。我因妻

子尋不見，又繫住身子，不得還鄉，所以慘傷不過，對著神明啼哭，不想驚動了太太，

把我鎖到如今，聽候老爺發落。這是實情，此外並無他罪。」將軍問眾人道：「這幾條

鐵索是幾時鎖起的？」眾人道：「就是他啼哭之後，驚動了太太，吩咐鎖起，候老爺發

落，如今已四日了。」(P244-245) 

將軍不信有這等事，開鎖相驗。眾人聽了，就吶喊一聲，替他開鎖。「不想這

幾管鐵鎖在露天之下過了三夜，又遇幾次大雨，鎖簧上了鐵鏽，再開不開。直

等掭上幾十次，敲上幾百錘，打開鎖門，方才除去鐵索。那位將軍把他脖項之

中仔細一驗，只見鐵索所盤之處磨得肉綻皮穿，就不覺回嗔作喜，放下臉來，

對眾人道：若不是這幾把鐵鎖、一片血痕做了證據，不但此人必殺，連你們的

性命也要斷送幾條。這等看起來，果然不曾上船，是我疑錯了。」(245) 

又問舒秀才妻子何氏？兒子何名？幾歲了？舒秀才據實以答。將軍叫左右將他帶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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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等候處置，將軍「就笑嘻嘻地進艙去了。」何以是笑嘻嘻進艙，這是很有趣的轉

折點。 

原來，舒娘子聰慧，知道男人多猜疑，即使是擄來的女子，被擄之後也是必須對

此時的男人貞節；但她又擔心此時錯過了夫婿，不知何時才能再見： 

這一夜，舒娘子睡在舟中，聽見岸上啼哭，好似丈夫的聲音，所以等至天明，

拿到船邊來審問，原是要識認面容。不想果然是他，心中大喜。若把別個婦人

遇了親夫，少不得揭起珠簾與他相會；若還見了一面就涉瓜李之嫌，舒秀才這

條性命今日就不能保了！虧她見識極高，知道男子的心腸最多猜忌，若還在他

未到之先通了一句言語，就種下了無限的疑根，連共枕同衾開囊卷橐的事，都

要疑心出來了。若不說明，又怕他逃了開去，後來沒處抓尋，所以一字不提，

只把鐵索鎖了，叫人帶住。一來省得他逃走，二來倒借這條鐵索做一件釋疑解

惑的東西，省得他誹謗起來沒得分辨。不想到了今日，果應其言。」(P246) 

將軍夫人就是舒娘子。將軍得她後，讓她做夫人，極為寵愛，把她的兒子也視若親生。

舒娘子相從之日與他訂約在先：「前夫七世單傳，只得這點骨血，若有相會之日，求把

兒子交付還他。」這位將軍是個仗義之人，滿口應承，並無難色。 

所以將軍才會笑著走進艙來，和顏悅色對她道：「你的心跡如今驗出來了，可見

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兒子遇了父親，自然交付還他。只是你的身子作何歸結？他是前

夫，我是後夫，還是要隨哪一個？老實說來。」舒娘子道：「妾自失身以後，與前面的

男子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莫說不要隨他，就要隨他，叫我把何顏相見？只將兒子交

付還他，我的心事就完了，別樣的話都不必提起。」(P246) 

賴毓芝、高彥頤、阮圓主編的《看見與觸碰性別》指出： 

新一代學者漸漸由建構女人的歷史，轉而著重在討論「性別」作為一種研究範

疇的可能與潛力，開發其中所牽涉到生理性別(sex)與性態(sexuality)的緊張

關係、能動性(agency)、主體性(subjectivity)、發聲權(voice)等各種跨學

科與領域的新議題。換句話說，性別研究不再僅是書寫女人的歷史，而是一個

以「性別」為範疇的提問與探究。14  

對於女性或女性主義的研究，已從「婦女史」走到了「性別史」。當這些社會性別的研

究者將視野投射到中國歷史時，已脫離男女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轉向對社會性別的

 
14 賴毓芝、高彥頤、阮圓主編：《看見與觸碰性別》﹙臺北：石頭出版社，2020年4月﹚，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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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也強調婦女在社會與歷史中的意義，指出賦歷史以性別的思考態度。從將軍待

舒娘子的情感態度，也點出明代尚情思想及態度。15舒娘子遵照自己存孤的承諾，即

使受辱，依然死抱孩兒。為了能將幼子交還給千里尋她的夫婿，她以智取信於將軍，

而將軍也尊重及憐惜她，待之以情。 

五、守貞的難題—男性的利益與情義 

當舒秀才要求舒娘子守孤時，這是父權社會重視宗祀的表現。父權社會要求女子

守貞，也要求女子服從男性統治，所以舒娘子也必須對後夫貞節。布爾迪厄在《男性

統治》指出：「男性氣概既被理解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會的能力，也被理解為戰爭或

施暴的能力(尤其在報復中)但男子氣概首先是一種責任。男人與女人相反，女人的名

譽基本上是消極的，只能得到維護或失去，女人的美德依次是貞潔和忠實。」16女性的

責任似乎是在於維持自己的貞潔，忠誠於父權社會男性統治。然而，明末清初小說中，

女子名節不再是唯一的標準，還有現實裡的情義。 

回到〈奉先樓〉的將軍，當將軍讓舒娘子之子與舒秀才相認時，將軍對舒秀才道：

「這個孩子，你不要看容易了，費你妻子多少心血，方才撫養得成。說你七世單傳，

只得這點骨血，比尋常孩子不同，日間不放下地，夜間不放著牀，竟是在手上養大、

身上睡大了的。如今交付還你，她的心事完了。至於她的身子，業已隨了別人，不便

與你相見，休想再要會他，領了兒子去罷。」舒秀才道：「得了兒子已屬萬幸，豈敢復

望前妻？就此告別了。」(P246-247)說完之後，深深拜了幾拜，謝他撫育之恩。將軍

送他路費一封，又撥小船一隻，溯流而上。不上半刻時辰，母子已相隔天南地北。 

舒娘子打發兒子去後，關上艙門一索弔死，獲救。將軍憐惜不已，取續命丹一粒

用滾湯灌下。舒娘子大限未終甦醒轉來，將軍問她：「你尋死之意，無非是愛惜兒子，

又捨不得前夫，故用這條短計。我起先問你，原有個開籠放鶴之心，你又不肯直說，

故意把巧言復我。到如今首鼠兩端，是何道理？」(P247-248)舒娘子道：「今日之事，

已定於數載之前。當日分別之時，曾與丈夫講過，說：『遭瑕被玷之餘，決無面目相

見；僥倖存孤之後，有死而已。』老爺不信，只叫他上來問就是了。」將軍因此讚許

 
15 張曉軍：《李漁創作論稿—藝術的商業化與商業化的藝術》(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5月)，頁149-150：李漁的小說，「除勸懲意味與娛樂趣味外，李漁的小說還有一股『尚情』的潛

流。 」李漁的尚情觀中的情，大抵有兩重含意：「一是基於自然欲求男女之情，往往是情隨欲

起，欲伴情生，情與欲摻和交融……」「二是指違逆世情的真率之情，去除虛偽飾崇尚真情，大

抵等於『誠』，包括不隱飾私心之誠，即李贄所言之『童心』。」 
16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男性統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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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娘子是「忍辱存孤的節婦」，並認為自己是英雄豪傑的人，怎能定要留個節婦為妻。

想成全舒秀才及舒娘子。但舒娘子道：「有話在先，決不做腆顏之事，只求一死，以蓋

前羞。」(P248) 

將軍厚待舒娘子，不僅將她待為夫人，她懷抱之子也視若己出，舒秀才尋至，將

軍也願將妻兒皆歸還，但舒娘子認為存孤後唯有一死，才能對得起自己的名節。將軍

說：你如今死過一次，也可為不食前言了。在見到舒秀才時，把他妻子忍辱存孤、事

終死節的話，細細述了一遍，又道： 

「今日從你回去，是我的好意，並不是她的初心。你如今回去，倒是說前妻已

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她起個節婦牌坊，留名後世罷了！」說完這些話就

別撥一隻大船，把她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皿，盡數搬過船去，做了贈嫁的奩

資。這夫妻二人與那三尺之童，一齊拜謝恩人，感頌不遑，繼之以泣。(P248) 

長長的情節敘述，將軍一席話才是全文的重點。將軍說：妳如今已死過一次。還要舒

秀才告訴眾人，娘子已死，並為娘子起一個節婦牌坊留名於後世。今日則是重娶一位

佳人，是全新的開始。就情節來看，將軍是有情有義的真男子，是有成人之美的漢子，

是有見識的真英雄。然，而李漁對於守貞與存孤難題的思考，似乎也暗示著他的家國

之思。 

六、李漁的家國思惟與隱喻 

承上所言，李漁的〈奉先樓〉完成在順治年間，談的不只是女性的貞節觀；亂世

裡女性身為女人或母親的抉擇難題；更是男性文人在亂世裡的掙扎。在此掙扎底下，

李漁的選擇是—或者說，底層文人與庶民的中庸選擇—保全生命才能延續家族及國族。 

舒秀才七世單傳的孤子在小說中沒有具體形象樣貌，連名字也沒有。而這個被舒

娘子抱在懷裡，即使面對流賊蹂躪，依然不曾離開懷抱，終於得以存留的孤子，它的

意涵是什麼？ 

它極像李漁對於明朝文化命脈的隱喻。回到李漁的政治認知上，在滿清入關並立

王朝後，許多明朝遺民抵抗，不願剪成滿族髮式，李漁則很快剪去辮子；但他同時也

不再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他的政治態度如同他在〈合影樓〉對於路公的形象：「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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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不惠之間」17，亦即李漁不作清朝的貳臣，也非明朝的遺民，面對晚明流賊或新政

權他從未積極抵抗，而是帶著一家大小，活著。 

李漁「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詩古文詞，有才子稱，好

遨遊。」18考取生員(秀才)後，李漁嘗試繼續舉業，終究懷才不遇。也曾在母親的護

佑下度過隱遁與安適的時日，但母親過世後，他面對家庭經濟窘境，幸而有妻子徐氏

相伴，李漁對妻子讚譽有佳。1644年李漁携著妻兒移居婺州第二年，開始面對戰亂，

這是李漁面對明清興代的動蕩時期。19李漁因此是一位以寫作為生的士民(非士大夫階

層)，與他同時代的批評家則指出李漁的特徵是個人主義與實用主義。20李漁面對作品，

戲曲展現的是娛樂性，小說則是思想與社會的表達。 

強調存孤，而不強調守節，也就意味著必須在某個程度上妥協，如此才能保有自

身，但唯有全生，才能延續血脈及國族—延續的是文化命脈。清朝後李漁不再參與科

考，但他卻送兒子去應試，這頗符合〈奉先樓〉中將軍對舒秀才所言「你如今回去，

倒是說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他起個節婦牌坊，留名後世罷了。」(P248)

將軍讓舒娘子以另一個佳人的身份活下去；李漁讓兒子在新朝有新的未來活下去。貞

節牌坊，不過留名後世與他人說。李漁面對晚明腐敗的政治社會，面對流賊官兵與清

兵的動蕩時局，忠貞，是情感的表現，是一種選擇。也因此，理解李漁個人的處境及

其所處的社會時代，再重讀他的小說作品，也就有了新的體悟。 

七、結語 

李漁的《十二樓》初刻於順治十五年(1658)，書前有杜濬的序，扉頁內題「笠翁

覺世名言十二樓」，顯然是暗示著覺世之用—如同馮夢龍的編纂《喻世明言》、《警世通

言》、《醒世恆言》，李漁確實是別出心裁寫世情。21〈奉先樓〉以說因果始，談社會亂

離的無奈景象。明清強調的女性貞節，但在家族利益的考量下，女性的名節先被擱置，

強調母親存孤的必要。底層文人的思考未必等同於明清易代之際士人的節烈宣言。 

 
17  (清)李漁著，《李漁全集》卷四，《笠翁小説五種(下)》，頁22：「路公，字子由，他的心體，

絕無一毫沾帶，既不喜風流，又不講道學，聽了迂腐的話也不見擠眉，聞了鄙褻之言也未嘗洗

耳，正合著古語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間』。」 
18  (清)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十二樓考證〉，《十二樓》，頁1。 
19  (美)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云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

與文化及其”現代性”》，頁39-43。 
20  (美)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云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

與文化及其”現代性”》，頁97。 
21  駱兵：《李漁文楒想的審美文化論》(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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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娘子比所有在場的男子都強調名節的重要，甚至也強調在完成守孤任務後，唯

有一死方能遮前羞。所以女子忍辱存孤的前提是為了宗祀、為了家族利益。反而是她

的後夫將軍指點了她一條生路，成全了舒秀才與娘子及兒子的大團圓，可知將軍是有

情有義的。將軍自得到娘子後極為寵愛並給予娘子一個夫人的身份，並尊重她看顧孩

子決心。然而，在過程中小說不僅強調舒娘子的節烈與智慧，仍直言指出男性的猜疑

好妬，連將軍也不例外；同時也寫出舒秀才千里尋妻的真實情感。女性在李漁小說中

甚至比男性更有智慧，這不只在《十二樓》的〈奉先樓〉，在《無聲戲》的第五回〈女

陳平計生七出〉都有精彩的情節敘述。 

最終將軍大度地將娘子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皿都盡數撥到一隻大船上，贈予她

奩資。這夫妻二人與那三尺之童，泣拜恩人，感頌不遑。將軍為舒秀才及娘子找到解

套的方式，用白話來說就是：告別過去，迎向未來，展開新生活。過去就存在節烈牌

坊中，娘子以佳人身份重新／繼續在舒家生活下去。而這是否正是一種政治宣言呢？

是否李漁在〈奉先樓〉中表現了—某些晚明至清初文人對於世態的看法呢？ 

個人名節與家族利益的抉擇、全貞與守孤之間的難題，同時也反映了晚明的社會

現實，及現實中的困境。〈奉先樓〉裡的祖先都可以透過擲筊，要求舒娘子為了存孤放

棄守節—那麼，前朝的聖祖賢君是否也成已成為祖先神靈，看視祂的百姓子民呢。文

中女子守貞守節，其實就是男性文人對於名節的自擬或探問。最終也讓我們看到，晚

明到清初文人對於女性及女性身體的書寫，在不同文本中已有更為多元的表現。 


